
■济南拆迁“移民”报告（一）·不断外迁

地地道道济济南南人人““济济漂漂””十十一一年年
从身体健硕到走路颤颤巍巍，老人从69岁“漂到”80岁

黄树范老人在老房子中的照片，还显得十分年轻和精神。槐荫区国大城项目一期已经建成。 槐荫区国大城项目2期占地还没有拆迁动静。

■济南拆迁“移民”报告（四）·拆迁“济漂”

原本可以安享晚年，原本
可以在家门口上学，原本可以
住上自己的房子……许多的

“原本”在没有预料到的“拆迁
意外”中变成了无奈。家被拆后
又回不去，在外漂泊的老济南
人，失去的不仅是住所，也是本
应更幸福的生活。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刘雅菲 张阿凤

“消失十几年的时光”

从69岁到80岁，作为地道
老济南的黄树范夫妇已经在外

“济漂”了11年。
2005年，黄树范夫妇居住

了大半辈子的低矮棚户房终于
迎来了拆迁改造。上世纪六十
年代末单位分给他们的房子，
位于经十路与经七路交会处，

“原来房子地势低洼，一到下雨
天就淹，所以听说拆迁，我们就
很配合政府工作，不到一个月
就搬走了。”黄树范说。

根据与济南市槐荫区拆迁
办公室和山东国大置业有限公
司签订的济南城市房屋拆迁住
宅补偿选购协议，搬迁后黄树
范夫妇在外面的过渡期是36个
月，“当时想着，三年后新房子
就建好了，我们等得及，还能再
回来过老年生活。”

拿着每个月四五百块的过
渡费，黄树范夫妇在五六公里
外的城郊接合部租了一套两室
一厅的房子。本来想着只是暂
住几年，即使位置偏远，老两口
也并不在意。“房子是托朋友关
系租住的，虽然说可以一直租，
但是心里总是不踏实。”黄树范
说，可没想到他们这一住就是
十多年。

“刚搬来的时候，小外孙女
还上小学，这一转眼孩子都上高
中了。”黄树范的女婿说，刚搬来
时，黄树范夫妇的身子骨还算硬
朗，“他们之前还经常出去旅游，
来这之后就很少出去了。”

老黄退休前是体育教育工
作者，身体健硕，今年80岁的他
走路已有些颤颤巍巍。“退休后
的日子根本没享受，不知道这
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

“凑合的日子”

黄树范夫妇租住的房子位
于靠近二环西路的白马家园小
区，行至快到小区时，便看到高
楼大厦变成了低矮错乱的门头
房，通往小区的道路坑坑洼洼，
初雪过后融化的雪水在坑里留
下一洼洼黑水。

下午三时，黄树范夫妇家
中光线还很暗，需要打开灯。简
易的折叠桌子撑着放在客厅一

侧，用作餐桌。家具不少还是房
东留下的，样式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比较流行，除了从老房子
搬过来一张床外，老两口很少
给家里添置家具，“不是自己的
家，也没心情布置。”

在黄树范夫妇的老相册中，
记者看到他们原有的老房子虽
然面积小，只有三十平，但却被
他们布置得十分温馨，家中养了
多年的君子兰开出红黄色的大
花，柜子上随处可见鲜花，沙发
上放着小熊玩偶。老黄说，不像
现在，那时的日子过得不凑合。

黄树范刚搬来时，白马家
园才新建几年，但是配套并不
齐全，小区周围交通不方便，接
送孩子上学要倒两趟公交车。
没有双气，老两口生活也很不
方便。“大冬天的，一天往楼上
背四块煤，早起生炉子，真是很
遭罪。”黄树范说，两三年前小
区终于开通了燃气，虽然不是
自己的房子，但老两口还是花
了五千多块装上了壁挂炉，冬
天的日子才好过了些。

“不断破灭的希望”

“年纪大了，经不起来回折
腾搬家，就这样住着吧。”黄树
范说，刚搬进时房租也就四五
百，现在也涨到了一千五百元，
但心里总期盼着很快就能搬回
去了。十几年等待中他们经历
了多次看到希望，希望破灭，再
重燃希望。

老黄原来居住的地方就是
目前槐荫区国大城项目。谈到
这个项目时，槐荫区征收中心
卞主任说，这个项目从2005年
10月13日开始拿到许可证，到
2008年4月份项目拆迁基本结
束。“本来2008年我们是想着搬

回去，没想到那年拆迁才刚完
成。但我们想着，拆完之后也很
快就建起来了吧。”黄树范说，
就带着期望他们又开始等待，
但一等又是三年，直到2011年
10月份，项目才开始一期工程。
中间原住户一次次地去咨询项
目何时能完成回迁，得到的回
复都是“快了，快了，明年，后
年，大后年……”

2015年眼看着主体建筑逐
步起来，黄树范想着搬迁回去
终于有了希望，但是在2015年，
因为国大项目的资金链断裂，
项目再次遭到停工。卞主任说，
经过多次协调，项目在2016年
初复工，目前已经完成了一期
建设。

但这并没有让回迁户们安
心。“说一期是商品房，我们的回
迁房是在二期。”黄树范说，刚听
到这个消息，心里简直就炸了。

“二期地块上的拆迁还没完成，
再等回迁还要什么时候？”

经过多次的协调，老黄得
到了一个解决方案，2017年基
本可以入住一期的房源，但是
房子价格在原来协议的基础上
每平米增加了一千元，由于户
型不对等增加的面积，老黄将
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十几年了，
老黄坦言“拖疲沓”了，多余的
要求没有，只要能早点回家就
行。

“艰辛的上学路”

于娜大学毕业进入工作单
位时，分到了一个小房子，刚入
住时就听闻邻居老人说，这几
栋老楼要拆了，而这一传闻一
转眼就传了十几年。2012年前
后，于娜家所在的历山路120号
几栋老楼终于迎来了拆迁。

“当时我们真是良民，没考
虑那么多，签了协议就搬走
了。”在于娜看来，十几年都在
酝酿的拆迁，应该会很顺利。她
对回迁后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好
的打算，“2015年3月份交房，然
后我们装修、晾晾味儿，正好孩
子九月份上一年级，一点都不
耽误。”回迁后不仅能得到地理
位置优越的新住宅，最重要的
是女儿在家门口就能去省级重
点小学，真是太方便和幸运了。

在外过渡的三年，于娜一
家借住在南外环的朋友家中，
远离市区、环境好，于娜觉得也
挺不错。但等到女儿快上小学
时，于娜着急了：三年前拆迁的
房屋咋还是一个大坑？

显然，回迁日期被推迟了。
不得已，于娜只能每天早晨开
车送孩子上学，“真是太崩溃
了，现在都不愿回想当时每天
是怎么熬过来的。”家住南外
环，每天开车十多公里送孩子
到市区上学，每天早晨路上的
拥堵消耗了于娜一天的精力和
耐心。

“大人累点不要紧，孩子可
是太遭罪了。”于娜说，当时每
天早晨，孩子6点10分就要起
床，每天睡不上八个小时，“后
来老师找我说，孩子上课经常
打盹，一年级上学期课程还跟
得上，下学期就不跟上了。”

“被回迁房吊住的生活”

最终还是为了孩子，于娜
一家决定从南外环搬到学校附
近，但这时候的房价已经超出
了于娜的预想。“学校附近的房
子，一室一厅已经租到了3200
元一个月，讲价都没的讲，而且
想租还不一定租得到。”后来，

于娜在附近一开放式小区租了
70来平的房子，每月房租三千。

“现在就是能过一天是一
天，不然怎么办？”于娜说，现在
的生活完全“失控”了，感觉是
在被回迁房空吊着，“有这个
房，还不如没这个房子。要没这
个房子，我们早就买别的房子
了，现在不也住得好好的吗？但
现在周边的房子都涨到300万
了，我们哪里买得起。”

“搬出来几年，我和对象就
吵了几年。”于娜说，漂流在外
不稳定的生活，让于娜一家的
生活质量大大下降，并且一家
人的关系也随之变得紧张。“就
因为当时没在这儿再买一套房
而后悔。我们就因为这个经常
吵架，但世界上也没有卖后悔
药的，反正这让我焦虑到了极
点。”

“忽的变白的头发”

现在每天接送孩子上学，
于娜都会经过被拆迁的地块，

“我都不会往里看一眼，肯定是
没啥动静希望了。”于娜家拆迁
地块与水利厅宿舍拆迁项目有
关联，水利厅宿舍拆迁因为多
个市民没有签订征收协议而被
搁置，于娜家所在地块也就连
带被搁置了。

“我就想挨家挨户去敲他
们的门，让他们可怜可怜我们，
不能因为他们不拆迁，就让我
们这么多人漂流在外。”在外漂
泊的感觉，于娜很难描述，只是
不断重复着“痛苦”“焦虑”“崩
溃”几个字眼。她说，这两年她
后脑勺的头发“忽的一下，白了
很多”。四十出头的她会说自己
快五十岁了，“感觉自己这几年
老了很多。”

黄树范老人展示他在老房子中的照片。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张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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